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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教师：追赶时间的人。 我是一个追赶时间的人，今年春天到暑假，一刻都没有停歇。我需
要时间，静静地做一些事情。然而，每天‘飞’过来的各种事情让我无法集中精力干一件事情。
不久前，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。

这些年的暑假，有些高校教师已经把暑假改叫暑期，因为真的没有假。忙着带学生做社会实践、
忙着搞课题研究⋯⋯可即便如此，暑假的忙碌程度依旧赛不过正常上班。

如果时间有人设，你会发现原来高校教师追赶的时间还有多副面孔——碎片化、被索取、不敢冒
犯、不易取舍、被诱惑⋯⋯

碎片化的时间

上个月初，马臻风尘仆仆地从外省份招生回来时，学校已经放假一周了。

招生工作还未画上休止符。预投档、正式投档，还要参加招办的复盘活动⋯⋯他紧急处理了一些
事情。

在江湾校区忙完工作，回到家刚看了一会儿DVD，微信就响起了，他马上又赶往邯郸校区，忙
完再买饭回家。从下午出门到黄昏回到家，两个小时过去了。回到家，再次收到各条微信需要处
理，感觉线头真的很多。

马臻的电脑桌面上有一个时间安排的Word文档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周、每天要干的事，诸
如参加系内会议、进班会宣讲、帮学生修改论文、参加毕业论文答辩、提交教改课题申报书、撰
写审核评估报告、准备报告PPT⋯⋯

2012年，他开始担任副系主任助理，一干就是8年，那时候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科研和家庭。真正
忙碌的起点是2020年7月，他接过老领导的班，担任副系主任，负责教学管理工作，大量行政任
务扑面而至。

既要对上，也要对下。学校绩点改革，马臻专门召集学生开了两场班会，现场就像开新闻发布会
一样，他在台上讲解改革方案，学生在台下不断提问。班会后，他还专门预留出时间，像大夫问
诊一样待在会议室里，等着学生上门来答疑。最担心的是引发舆情。

他有上百个工作名目的微信群，光是招生群就有几十个之多。大部分群都被他设置了消息免打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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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但招生群有大量学生、家长、同事的问询需要第一时间回复，自己孩子的家校联络群不时收到
的交作业、家长签字等通知也需要第一时间处理。几分钟就要看一次微信，不然总感觉会错过重
要的事。

他还参加了大量非学术会议，有一段时间几乎是有邀必至。偏偏他又是精益求精的性格，讲座前
要花费大量时间做准备。而面对学术工作，看见电子邮箱蹦出的审稿邀请，他总是忍不住马上处
理，只不过量大疲于应对，已从每周5篇缩减到1篇。

工作之外，孩子上培训班，他负责接送。等待孩子放学的时间也是他赢得片刻喘息的机会。他会
在老厂房改造成的产业园中找一家咖啡馆，或坐在学校附近的茶馆，像打游击一样处理工作上的
事情，看看报纸、上上网课。

每天阅读10多种报纸并做剪报是马臻多年的习惯。只不过，时间已从2020年前的每天两三个小时
压缩到30~45分钟。

用碎片时间对抗时间碎片化的压力，那感觉就像一个人一直在劳动，没有完整的午休时间，只能
利用一些可怜的碎片时间，靠在墙上休息一会儿，而不是找一张床躺下来。

马臻眼中最理想的状态是上下班时间融为一体。大学教师是一个特殊职业，不要拘泥于上班时间
只能干上班的活儿，下班时间只能干下班的活儿，要给予教师充足的自由去安排时间，只要工作
能完成就好。他很怀念刚到校工作时，在办公室看书的日子，一杯茶、一本书，沉浸在与作者对
话的精神世界中。

被索取的时间

如果说中层干部的忙碌更多是时间碎片化，那么青年教师的忙碌则更像是时间被索取。

一些头部高校要求进入预聘—长聘制的教师，除特别优秀者外，入校后先做2~4年的辅导员。对
此，许多年轻的博士只能硬着头皮接受。虽然让专业教师做兼职辅导员，对于教师、学生的个人
成长有一定帮助，但论及体验，却未必人人向往。

作为新入校教学科研型教师，北京某高校教师刘念（化名）按学校要求做了一年时间的班主任。
第一次当班主任的感觉很新鲜，但真正做起来后，他却发现不是那回事儿了。无论职位高低，行
政人员都可以轻易支配他干活儿，给的补贴少得可怜，对任务的要求却高到天际。

刘念要带学生们参观红色教育基地，还要组织他们户外烧烤。烟气熏天、烧烤味弥漫的野外，他
拿着大喇叭嘶哑地喊人、提醒各种注意事项。那一刻，他觉得如果不从事教学工作，自己或许还
能做一名导游。类似的事务花费了我大量时间，却很难给我带来本职工作的成就感。

向青年教师要时间的事并不少。海归教师李想（化名）加入某科研大咖的团队后，就发现时间不
属于自己的了。今天为团队做一个PPT，明天代表学科带头人去南方出差，后天被临时派去农田
里做试验，那种随机性让他觉得自己永远都是球场上的替补队员。

尤其是声望高的教授，其占用青年教师的时间有时甚至远远超过后者做科研、教学的时间。

只要一评职称，教授委员会的教授就拉着李想干活儿。李老师，我有个重大课题要报，我年纪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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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写本子比较累，你能不能写个初稿？我的文章投稿被拒了，麻烦李老师帮忙修改一下。周末
有个会议筹备组要来，还缺一个接待专家的负责人，要不你去机场接一下人？他们都是评职称的
评委，李想想拒绝都拒绝不了。

李想所在的课题组大会小会不断，有时一年达到十几个。青年教师、博士后都是迎来送往的主力
，策划会议、与会展公司打交道、订酒店、订车、会后报销、新闻宣传报道⋯⋯几乎所有事情都
交给年轻人。一年下来，圈子是混熟了，但李想的心里却空落落的，夜深人静时，无力感油然而
生。

他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，以色列的高校明令禁止青年教师加入任何老教授的课题组，以防止过度
融入带来的时间剥夺。除了青年教师自己要学会做减法，制度上更应设置一扇屏蔽门。比如，才
来一年的教师被派挂职、借调，马上会触发最高‘警报’。这件事需要经过校长办公会讨论，因
为学者本身没有能力或意识去抵挡。

不敢冒犯的时间

还有一种时间是底线，冒犯了它，无论是老教师还是青年教师，都将是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。

本科生课程、多校区办学给教师带来了大量教学焦虑，尤其是在早高峰交通拥堵的大都市。

刘念的一位同事的本学期课程被安排在了另一校区，上午第一、二节，9点上课，他生怕路上堵
车，前一天晚上就住到校区附近的快捷酒店。酒店隔音差，第二天，他时常挂着黑眼圈走上讲台
。还有一些同事提前一天开车到另一校区，晚上就住在车里或办公室，披个小毯子和衣而睡。

有课的那一学期，刘念紧张无比。上课前一晚我会定四五个闹钟，还会叫家人、学生轮番提醒我
。

高校对于本科教学的重视程度已经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，几乎没有教师敢轻易迟到。有教师在深
圳出差，赶上湖南暴雪，飞机停飞，他连夜开车赶回湖南高校上课。

评价教学质量一直是较难解决的问题。于是，高校就守住了底线——不允许迟到。刘念告诉《中
国科学报》，越是优秀的大学，对教学工作量的要求越低，而质量要求越高；越是普通的大学，
教师的工作量越高，课业压力越大。

刘念所在高校每年的课时要求是64个课时，这一工作量在高校中已经算是很低了。在他的调研中
，一些偏重教学型的高校，要求无论是海归教师还是本土培养的教师，一年都要上300多个课时
，这相当于一名老师每学期要上3~4门课。

大量的课时让教师们喘不过气。45分钟的课堂，课前、课后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；教案准备、PP
T，学校要统一组织检查⋯⋯晚上、周末、寒暑假，大量时间倾注其中。

批改作业也不像高中那样，打个钩就可以。老师们私下里流传着一句玩笑话——给学生布置作业
，其实是给教师布置作业。因为作业最后还是要由教师批改。

兰州大学生态学创新研究院教授赵序茅给学生改论文、改作业，有时候要从教语法开始，大量的
断头句要么缺主语，要么写成了定语从句，英文符号、中文符号、破折号与一字线都分不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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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的小错误要耗费掉他许多时间。事实上，只要应付一下，这些时间是可以省下来的。但出于
教师的责任心，他看到这些小错误时，还是忍不住要修改。

一遇到教学评估，教师们更是忙得团团转。刘念要把过去几年的试卷评分标准、学生上课的签字
记录都找出来，还要补教案等各种材料。有的早已遗失，有的根本没有做过，仅整理材料就要花
半个多月时间。

不易取舍的时间

在时间的面前，如何取舍是教师最难做的一道选择题。

一年中写基金申请至少需要2个月，申请两个横向课题要2个月，全年开会至少要1个月，搞野生
动物保护调查3个月，指导学生论文1~2个月，一年写2~3篇论文至少需要5~6个月，教学需要4个
月，科普讲座需要1个月。其间还有内参、社会服务等工作。赵序茅这一算不得了，至少需要20
多个月的时间。

12个月要完成20多个月的工作，他不得不想办法在时间上开源节流。

因为工作上的原因，赵序茅和妻子异地生活。他平时像个单身汉一样总在加班，但夫妻之间至少
一个月得见一次面，否则孩子都快认不出爸爸了。坐在高铁上，赵序茅还在疯狂地码字，利用碎
片化的时间进行工作，是他开源的方式之一。

全年要完成如此多的工作量，也有人问过他，为什么不做减法？

实在是很难做减法。赵序茅承认，之所以忙成六边形战士，背后有个人原因。

比如，赵序茅每年都会做30场左右的科普讲座，给孩子们讲灵长类的权力游戏《西游记》中的博
物学。这是他的内心所好，他一直向往着抛开杂七杂八的事情，认真地做好育人工作。因为搞科
研是没有尽头的，而科普却能提高全民科学素养，吸引更多人关注科学。

真正能狠下心来做减法的人，往往是所谓聪明人，比如那些集中精力发论文、冲帽子的人。

还有像马臻这样不得已的人，因为繁重的行政工作，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放下了科研这一教师最
看重的选项，去做他手头不停飞过来的事。

事实上，赵序茅最想减掉的是那些需要大量占用时间，甚至是浪费时间的事情，比如为申请横向
课题而进行的各种材料整理和流程，以及各种频繁且不重要的会议。

如果这些时间都用在做‘事’上，会做得更好。浪费在烦琐而不重要的事情上，是我最不能理解
的。他说。

被诱惑的时间

教师给时间做减法最成功、最顺畅的时刻，是他们接到帽子人才函评通过的电话时。

在申请帽子之前，一般需要花两个月写本子，函评通过后，教师至少有20天左右时间全力以赴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/ 5



 

准备答辩，其余事都不干。

所有的课题全部暂停、所有的组会全部取消、所有的论文修改全部暂停、和家人买好去内蒙古度
假的机票马上退掉。

答辩要录制PPT、视频，之后要配音，会有专业的PPT公司帮助你制作。学校会倾全校之力支持
，组织专门的班子，帮助教师进行一、二、三轮答辩，专家们反复给教师提意见。那20天，教师
们几乎什么事都做不了，直到通过最终答辩的当天，才能长舒一口气。李想如此总结课题组前辈
的申请情况。

背后的诱惑很大，相当于一名教师前几十年奋斗之和，帽子人才给300万元，学校再按1：2的比
例配套给600万元，给教师一间宽大、敞亮的实验室，课题组人员翻倍。

然而，谁也不可能一年只写一次就中。那概率有点儿像买彩票。李想说。于是，N个两个月的时
间成本就这样付出了。

还有的学校鼓励全员参与帽子人才申报。看似很公平，人人都可以申报，但性价比实在太低。去
年，李想所在的学校报了近300人，最后只有一位帽子人才。可每名申报人都必须对接校外辅导
专家，一轮轮修改本子往上提交，校领导亲自开动员会讲解如何修改。两个月的时间里，近300
人就这样陪跑了。

只是相比碎片化、被索取、不敢冒犯、不易取舍的时间，被诱惑的时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，对它
的付出出于自愿。这与‘唯帽子’的强大惯性分不开。李想说。

作者：温才妃,刘逸飞 来源：中国科学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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